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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匡迪（获中国冶金界最高奖）
4 月 18 日 ，第

三届“魏寿昆科技教
育奖”在北京科技大
学颁奖。中国工程院
院士徐匡迪获得“魏
寿昆冶金奖”。

在发 表获奖感
言时，徐匡迪说：“我
觉得我们这一代人就是把一切交给祖国，交
给党。可能会有很多年轻人会觉得我是在说
官话、说套话，但是我们真是这么想的。我当
初进入钢院学习，学习钢铁冶金，就是因为我
觉得我们国家手无寸铁，受人欺负。”

数十年来，徐匡迪在冶金学及其相关工
程领域做了大量的学术研究和教书育人工
作，在冶金物理化学、电冶金和炉外精炼、熔
融还原、不锈钢精炼、喷射冶金等方面，都有
独到的研究成果和理论建树。他是我国喷射
冶金技术最早的开拓者之一，为这项技术在
中国“特钢”冶炼中的推广应用作出了贡献。

“魏寿昆科技教育奖”面向全国冶金工程
和教育领域，用于奖励在该领域中作出突出
贡献、取得重大成就的专家和学者。该奖项
自从 2009 年由北科大教育发展基金会“魏
寿昆科技教育基金”出资设立以来，每两年
评选一次，每届均设立“魏寿昆冶金奖”和“魏
寿昆青年冶金奖”。本届“魏寿昆青年冶金奖”，
由武汉钢铁（集团）公司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毛
新平和中南大学冶金与环境学院副院长王万
林获得。

谢晓亮（获美国阿尔伯尼生物医学奖）
2015 年的阿尔

伯尼生物医学奖日
前揭晓。该奖由北
京大学生物动态光
学成像中心主任谢
晓亮教授和斯坦福
大 学 教 授 Karl
Deisseroth 分 享 ，以
表彰两位杰出学者在生物医学研究中的技
术创新。

谢晓亮是阿尔伯尼奖的首位华人得主，
他是著名的生物物理化学家、世界公认的单
分子生物学领军人物。他还是相干拉曼散射
光谱学的创始人之一。

阿尔伯尼奖是美国最重要、最具影响力
的生物医学大奖之一，由已故希尔威曼先生
于 2000 年设立，自 2001 年来每年授予一
次，由希尔威曼基金会提供 50 万美元的奖
金。今年的颁奖典礼将于 5 月 15 日在纽约州
的阿尔伯尼举行。

到目前为止，已经有 23 位享誉世界的
科学家获得该荣誉，其中有三位在得奖时已
经获得过诺贝尔奖，还有五位则在后来获得
了诺贝尔奖，包括干细胞研究领导者山中伸
弥，端粒研究先驱 Elizabeth Blackburn 等。

黄丽松（香港大学首位华人校长逝世）
4 月 8 日，香港

大学首位华人校长
黄丽松在英国逝世，
享年 95 岁。

黄丽松 1920 年
出 生 于 汕 头 ，1923
年到香港，大学入读
港 大 化 学 系 ，1943
年获奖学金在英国牛津修读博士。1951 年，黄
丽松任教于新加坡马来亚大学化学系，1959
年转往吉隆坡马来亚大学，1969 年出任新加
坡南洋大学校长。

1972 至 1986 年，黄丽松出任香港大学校
长，也是港大首任华人校长。他在任校长 14 年
间，港大学生数目由 4000 人增加一倍到 8000
人。此外，他曾担任多项公职，包括立法局议
员、基本法起草委员等。先后被选为英国皇家
化学学会院士、马来西亚化学学会会长、国际
文理学院院士、香港大学永远校董等职务。曾
获日本旭日勋衔，香港第一届杰出市民奖。

据报道，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于 13
日对黄丽松博士辞世表示哀悼。梁振英说，黄
丽松博士为香港大学首位华人校长，他高瞻
远瞩，毕生致力推动高等教育界发展，带领香
港大学成为世界级学府。

坎维舍（女教授剃光头让学生认识大脑）
近日，美国麻省

理工学院 （MIT）的
脑神经学系教授南
希·坎维舍为了让学
生了解大脑的各功
能区，在课堂上霸气
地剪去头发，顶着光
头在上面画画教学，“身教大于言传”的霸气
举动带给学生印象深刻的一堂课。

据报道，坎维舍教授先用投影片讲课，谈
到脑专门负责加工面孔的一块区域有何功能
时，她竟在学生面前拿起剪刀剪掉自己的头
发，转眼就剔个精光，然后女教授请助教在自
己刚剃好的光头画上大脑纹路，并以不同颜
色作标记，让同学更容易了解大脑结构。

除学生很震撼外，事后这段影片上网后
也获得网友热烈讨论。有网友表示：“有那么
酷、那么认真的老师授课，MIT 学生好幸福！”

事实上，坎维舍除了是大脑成像领域的
先驱，也是最早发现大脑认知功能区域化加
工概念的科学家，多项研究也发表在世界知
名期刊上。除这次举动一鸣惊人外，坎维舍也
先预告，下次如遇到更新奇的脑科学议题时，
她还会有更特别的亲身教学。

（栏目主持：周天 图片来源：百度图库）

名家掠影

很难想象，一位耄耋老
人在日本“3·11”大地震发生
后，与青年骨干们一起连续
多个日夜查阅大量的地震资
料，深入分析。许绍燮却笑
言：“我除了这个爱好，还真
不知道要干些什么。”

一周人物

1987 年 7 月，高考志愿填报在即。就读于黑
龙江克东一中的张国春成绩一直名列前茅，老师
同学都以为他肯定会报考清华、北大之类的名牌
高校，但他出人意料地选择了军校。有同学劝他，
名牌大学毕业以后好找工作，他却坚定地回答：

“这是我的理想！”
成绩出来后，分数超过重点线 44 分，张国春

如愿走进了军校，穿起了那身让他魂牵梦萦了许
多年的绿军装。

大学毕业后，张国春先是被分配到天津某雷
达连队工作。在天津他工作顺遂，也有了自己的
家庭，但却始终挂念着要继续深造。

这样的想法得到了妻子谷迎宾的支持。1995
年，张国春考取了国防大学的硕士研究生；2001
年，继续攻读博士学位。他选择国防大学公认最
难考的“军事运筹学”专业，并成为了以严格著称
的胡晓峰导师的学生，博士阶段选择的课题是当
时最前沿的研究———作战体系效能评估。

张国春的每一个选择看起来都是独立的偶
然，但这一连串的偶然连起来却成就了一个必
然———他短暂但却辉煌的兵棋人生。

结缘兵棋

兵棋，起源于普鲁士的战争训练和研究工
具，开始就是类似于下棋。但以计算机为支撑的
兵棋系统，则可实现战争推演和人员训练两大功
能的战争模拟。

早在上世纪 80 年代，美军就已经开发出了
兵棋系统，用于军队的演习训练和作战方案评
估，所有的作战行动都是以兵棋推演作为支撑。
伊拉克战争爆发之后，正在国防大学攻读博士学
位的张国春敏感地意识到：“内窥 03”兵棋演习，
会不会是伊拉克战争的预先彩排？要知道 2002
年底，美军专门在卡塔尔组织了准备打伊倒萨的

“内窥 03”兵棋演习，没隔多久的 2003 年初，伊
拉克战争就爆发了。

在大部分人都将目光投向伊拉克战争的战
略方法上时，张国春却独到地把目光投向了兵棋
系统。经过和同事们的研究论证后，他们发现伊
拉克战争的实际战况几乎与之前的推演情形完
全吻合。

猜测得到了验证，这让张国春很兴奋，但更
多的是忧虑：美军已经在用兵棋系统预先推演战
争、优选作战方案了，可中国军队还在搞传统的
简单作战模拟。

“我们要改变传统的研发思路，一定要转型，
搞出中国自己的兵棋系统。”在不久后为教研室
的全体同事作的《世界兵棋推演基本情况》讲座
中，张国春掷地有声地说道。

从这时起，兵棋系统就成为他心中的目标与
使命。可以说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大型兵棋系统作为少数国家掌握的核心机
密，对外进行严密封锁。2005 年，某大国国防部
长访问中国，向我方明确提出不予交流的项目清
单，第一项就是“Wargame”，也就是兵棋推演。

外军不予交流，张国春就自己搜集、查找关
于兵棋系统的资料。他将搜集到的外文资料首先

翻译成中文，再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细致剖析
关于战争模拟的最新技术，定期形成自己的研究
结果与兵棋团队的同事们分享。

2006 年，国防大学教务部张红兵参谋与他
一起出国考察。“大家出国后，在繁忙的考察活动
之余会抓紧时间休整，而国春却抓住机会，一直
通宵达旦、竭尽所能地搜索网上外文兵棋系统资
料。”张红兵回忆说。

对于张国春搜集资料的能力，他的博士导
师、兵棋系统总设计师胡晓峰从不怀疑。在他记
忆中，张国春读博期间就密切跟踪世界学术前
沿，每两三个月就查阅上百万字的资料。同时，他
还列好目录打印装订，拷贝一份送给胡晓峰，一
个月送一次。

在充分的积累与研究基础上，张国春完成了
自己的博士论文《面向体系对抗仿真的建模方法
研究》，这篇论文在校外进行评审时，负责评定的
教授专门打电话来给他的导师胡晓峰，称赞论文
写得好，称得上国内一流。

这篇论文被大家争相传阅，很快变了样儿：
文章里画满了标记，空白处写满了标注，封皮也
被翻破了……

后来，张国春将这份研究成果整理出版成
《体系对抗建模与仿真导论》一书，为后来兵棋系
统建设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更为人所钦佩的
是，在这本书中，他坚持只署“编著”，因为使用了
不少国外的资料；但事实上其中大部分在国内闻
所未闻，加上比例极小，署名“专著”也未尝不可。

他用这样的方式，坚持了一名学者的自我
要求。

走上一线

十年磨一剑，厚积而薄发。2007 年，军委总部
正式赋予国防大学大型兵棋系统研发任务，要求全
力以赴、加紧建设。张国春前期的积累在这时都派
上了用场，成为兵棋系统研发工作的骨干力量。

兵棋系统的研发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需
要团队上下密切配合，攻坚克难。“协作”就成了
研发工作中最重要的一件事。信息作战与指挥训
练教研部总工程师司光亚回忆说，和张国春在进
行计算机实时交互中，常常遇到难点，“各自算都
很好，连起来就算不对”。

这种情况大部分人都会先从别人那儿找毛
病，但张国春始终都是首先找自己的毛病，从不
先怀疑别人。他说：“大家都把自己的事搞好，再
看接口对不对那不就容易了吗？”

这样的协作精神在司光亚看来难能可贵，可
以说，张国春不仅运用了自己的专业能力，更是
发挥了极大的人格魅力为团队作出了贡献。

张国春有个外号叫“无声手枪”———话不多，
总是默默攻关，却是身怀绝技。很多时候同事都
会替他委屈：演习指挥员打仗输了，怪数据不对，
把他叫过来说一些过头的话，他也保持沉默，不
作任何争辩。

张国春是个老实人，话少，更是鲜少发脾气，
但在工作上却从来不含糊。作为主管设计师，他
要求团队成员对每一行代码、每一条字段，都按

实战标准认真编写和校验。一次，一组飞机的侦
查距离数据在运行中暴露出问题，他严肃地对身
边同事说：“飞机的侦察距离到底是多少？这可不能
弄错！”在他的带领下，大家瞪大眼睛，对兵力、火器
等成千上万组数据一一校对，使兵棋系统既能如实
地反映实力，又能准确无误地提供演练条件。

已是大校军衔的张国春其实早已无须亲自
到演习场上去，但他总是主动要求去演习场；领
导让他去导演部，他非要去到一线的指挥方舱。

“兵棋，只有从实验室走向战场，才能叩响战争
制胜机理之门。”张国春常常对学生们说这句话，这
也是他一直以来对自己的要求。在兵棋演习系统基
本架构完成后，他一直在演习中将其不断完善。拿
兵棋演习教研室主任刁文清的话说，张国春看重演
习，“甚至到了痴迷的程度”。

在演习的第一线，张国春整日和年轻战士们吃
住在一起。盛夏，狭小的指挥方舱里分外炎热，大家
大多在不忙时松松腰带、衣领，喘口气。张国春却总
是系紧风纪扣、扎紧腰带，时刻保持着一名军人的
风姿。这让他身边的很多小战士十分敬佩。

告别“爱人”

大家都说，程序员是吃青春饭的，最多干到
三十五岁，就干不动了。张国春却硬生生写了二
十多年代码。

在兵棋系统研发最紧张的日子里，谷迎宾几
乎见不到丈夫的人影。张国春总是凌晨三四点回
家，早晨六点又出门了。即使发着高烧，也坚持要
去上班。“五加二”“白加黑”对他而言都是工作的
常态。

如此辛勤而艰难的工作终于换来了首个大
型兵棋演习系统的诞生。在 2011 年军委总部组
织的评审会上，鉴定委员会对此作出高度评价：

“国防大学研制的大型兵棋演习系统，难度高、创
新性强，在许多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和原始创
新，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崇高的荣誉于张国春而言，既是动力，也是
压力。他将自己科研生涯中最富创造力的年华倾
注给了兵棋系统，兵棋已成了他妻子之外的又一
个“爱人”。

但上天似乎与他开了个玩笑。很长一段时间
来，张国春总是眼睛充血、视力模糊，他开始以为
是用眼过度，总是点眼药水对付。2013 年，在被
紧急派往某地参加演习时，他的眼睛模糊到了无
法整行读取代码的地步，最后是依靠同事的帮助
才完成了这次任务。回京后他独自去了医院，结

果被确诊为脑胶质瘤，并且到了程度最恶的 IV
期。主治医生三番五次地让他住院手术，他却总
是置之不顾。患病的消息他没有告诉任何人，直
到医生把电话打到了学校，同事、妻子、家人才知
道他生了这么严重的病。

第一次开颅手术之前，医生告知术后可能有
部分失忆的危险。张国春第一反应就是把兵棋系
统的资料作好交接。他用了四五天的时间将系统
材料整理出来，作好详细备注，甚至还再次细致
地校验了自己负责的报告系统，交给了接替他的
同志。他告诉又着急又心疼的妻子：“千万不能让
这些资料在我手里断了档，保护好这些资料比抢
救生命更重要。”

作为兵棋团队中的技术“大拿”，张国春的为
人和技术受到所有人的敬佩。第一次手术后，正
赶上教研部组织测评推荐正教授，张国春从民主
测评到专业水平、学术成果都完全符合条件。要
知道评上教授是一个学者一生中最重要的追求
之一，但之前已经多次推辞过的张国春竟然再次
说出了“不”。他说：“我现在生病了，身体状况不
好，就算以后上班，也不能再搞研发了，把这个机
会让给其他同志吧。”

手术并没有阻止病魔侵吞张国春的大脑。第
二次开颅手术前，他再一次回到了熟悉的工位
前。这一次，他打开电脑，将所有的资料移交给了
接替的同志，之后彻底清空了自己的硬盘。

癌细胞在这一次的术后彻底吞噬了他的记
忆。他甚至记不得妻子的名字、女儿的名字、自己
的名字，但总是在病床上反复念叨一句话：“他们
都去演习了，本来我也要去的。他们都去演习了，
本来我也要去的……”

张国春和谷迎宾，相爱的夫妻二人之间有个不
成文的默契，用努嘴代表亲吻。张国春术后常陷入
昏迷，谷迎宾会经常去亲吻他，如果他回吻表明他
还清醒，如果他没有回吻就是处在昏迷中。

2014 年 10 月 15 日，张国春弥留之际，谷迎
宾用力地握紧了张国春的手。就在这时，心电图
仪器上出现了一串强劲的跳跃，张国春的眼角滑
落两行热泪，只见他的嘴唇轻微努起，似乎在向
心爱的妻子和兵棋告别。

在张国春 45 年过于短暂的人生里，有 17 年
与兵棋系统为伴。他是一名军人，更是一名学者。
他留给世界太多的爱，还没来得及听到回音。在
送他离开的那个秋日，八宝山灵堂几乎被泪水和
叹息湮没。新一年的春天里，春水初生，春林初
盛，太多思念他的人都想对他说一句：春风十里，
不如你。

即便是因为生病在家休养，年过 80 的许绍
燮也随时关注着国内外地震的发生情况。

许绍燮长期从事核爆地震与天然地震监测
工程技术研究，是中国工程院和第三世界科学院
院士。

提到许绍燮，拜访过他的人，一定对他的办
公室印象颇深。除了整柜整柜的书籍外，一张摆
放在屋角的行军床格外引人注目，这是他为在办

公室熬夜专门准备的。
“这么多年，我几乎没有退休的概念。”许绍

燮说，每天他都走在家和中科院地球物理研究所
的路上，有时甚至不分白天黑夜。

很难想象，一位耄耋老人在日本“3·11”大地
震发生后，与青年骨干们一起连续多个日夜查阅
大量的地震资料，深入分析。

许绍燮却笑言：“我除了这个爱好，还真不知

道要干些什么。”
熟悉他的人都知道，多年以来，他很少参加

工作以外的各种活动。“因为对于地震预报，我们
需要做的工作实在太多了。”他总是这样说。

搜集每一个国内外发生的地震数据，并作出
分析，同时，也把一些地震的发生作为地震预报
的训练。

前段时间，许绍燮因为左边颈动脉严重阻
塞，不得不住院开刀治疗。他坦言，常年紧张的工
作，很少有时间关照自己的身体，更别说保养。这
一次，确实为他的健康敲响了警钟。

由于年事已高，恢复比较缓慢，再加上胃
口不佳，整个人瘦了一圈儿。可就是这样，许绍
燮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精神十足
地表示，等缓过来以后，恐怕立马就要继续投
入到工作中。

1972 年，为解决当时天天频繁预报地震的极
端做法，许绍燮提出了一种具有计算预测能力的
方法———地震预测能力评分 R 值。也就是扣除
随机概率的预报成功的净概率。

1976 年 7 月 28 日凌晨，一场 7.8 级大地震
使唐山这个有百万人口的工业重镇遭受灭顶之
灾，瞬间夷为平地，24 万生命葬身于此。而唐山
大地震的预报失败，对于许绍燮等地震专家来

说，是一个痛苦的回忆。
时至今日，地震预报能力的净概率也就在

20%到 30%左右，很难有所突破。
2008 年汶川地震以后，社会上关于地震究竟

能否预报的争论越来越激烈。不过，许绍燮始终
坚信，地震是可以预报的。它与地震预警、提高抗
震措施并不矛盾，三者应该结合起来。

“只是我们收集的信息还不完全，对地震机
制的理解还不够准确，预报能力有待提高。”许绍
燮说。

正因如此，他一直强调对地震认识视野的拓
宽。为此，他还提出：“研究地下是必须的，但是我
们也必须关注‘天外来客’。”

然而，激励着许绍燮如此孜孜以求的动力究
竟是什么？

他的回答很简单：“兴趣。”
对人类来说，地球的神奇就在于永远有解不

完的谜。在他看来，任何科学研究都应该建立在
对这个世界的好奇和兴趣之上。

他曾经为自己写下过这样的文字：探索地震
预报的人，应该庆幸自然界有地震预报这么一个
大难题，让我们持续探索，使我们可以获得持续
的快乐与幸福。

“如果可以，我愿意一直这样走下去。”

许绍燮：此生只有一个爱好
姻本报记者 胡珉琦

2014 年 10月，我国首个大型计算机兵棋演习系
统研发核心成员、年仅 45 岁的国防大学副教授张国
春走完了短暂而辉煌的人生，用生命和热血诠释了“战
士的最高荣耀是倒在报效国家的战场上”这句铮铮誓
言。他留给世界太多的爱，还没来得及听到回音。

姻兰雪莹 褚振江 罗金沐 本报记者 张晶晶

张国春的兵棋人生


